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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son Center Digital Archive Transcript - Chinese

接见危地马拉前总统阿本斯夫妇的谈话 
（一九五六年七月十四日） 

主席：欢迎你们，中国人民欢迎你们。全世界都知道你们的斗争，很同情你们。恐
怕只有帝国主义不高兴，也只有美帝国主义，英国可能还好一些。怎么样？在美国
干涉你们的时候，英国采取什么态度？

阿本斯（下简称阿）：英国看起来没有表示态度。在安理会上，对危地马拉要求制
止帝国主义干涉的提案，英国投了弃权票，既不表示支持，也不表示反对。

在事件发生时，有一艘英国商船正在危地马拉港口运货，被美国大使馆操纵的空军
飞机打沉了。

主席：英国在危地马拉有什么利益没有？

阿：英国在危地马拉没有任何利益。在上世纪时，英国取得了危地马拉的一块领土
的让与权，这一块领土成了英国的殖民地。（主席看地图）。

阿本斯夫人：就是地图上的英属洪都拉斯。

阿：我们一直在要求收回它。

主席：收回这块土地还不是主要的问题吧？主要的还是美国对危地马拉全国的侵略
。在事情发生时，你们的邻国表示什么态度？墨西哥采取什么态度？

阿：墨西哥同危地马拉之间的关系一直都很友好，墨西哥政府尽力表示中立。

主席：墨西哥属北美洲吗？

阿：是的。

主席：中美洲有那些国家？

阿：中美洲包括危地马拉、洪都拉斯、萨尔瓦多、尼加拉瓜和哥斯达黎加。

主席：不包括巴拿马吗？

阿：不。巴拿马原来是哥伦比亚共和国的一部分。由于巴拿马运河区的关系，它才
成了一国。另外，中美洲五国在独立后成立过统一的中美联邦。

主席：你们南边的国家态度怎么样？

阿：南美各国人民对危地马拉都很同情。

主席：干涉是来自海上的吗？

阿：不。侵略是直接从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来的，显然是美国国务院直接挑起来的
。事情发生前，在加拉斯加召开了美洲国家的外长会议。会上，杜勒斯提出了"反
对国际共产主义干涉"的提案。这一提案是要一切美洲国家迫害共产党人和所有保
卫本国利益、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爱国人士。危地马拉反对这一提案，因为这是美
国干涉他国内政。并使垄断组织增加对其他国家的渗入的提案。



主席：这个会是几时开的？

阿：一九五四年三月开的。

主席：美国到处以反共的招牌为名，而达到侵略别人的目的。美洲国家共产党人数
很少，苏联离的很远；为什么美国那样急于反共呢？

阿：美国所以急于反共，是因为共产党坚决为本民族的主权，独立以及从垄断控制
下争取解放而斗争，并且揭露本国政府的卖国企图。

危地马拉代表团在加拉斯加会议上指出，美国是利用反共的旗帜掩盖着进一步渗入
其他国家和加深殖民控制的企图。

美国提案的投票情况是这样的：墨西哥和阿根廷弃权，危地马拉代表团投票反对，
其他国家投票赞成。

危地马拉的态度受到各国进步的革命力量的尊敬，因为它不仅表达了危地马拉人民
的意愿，也表达了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意愿。

主席：我们知道的。

你们的朋友多些，美国的朋友少些，你们的朋友比美国的多。

美国的胜利是暂时的，危地马拉终究是你们的，是危地马拉人民的。一切民族都要
独立。

美国到处欠账。欠中南美国家、亚非国家，还有欧洲国家的账。全世界都不喜欢美
国，包括英国在内。广大人民都不喜欢美国。日本不喜欢美国，它压迫日本。东方
各国，没有一国不受到美国的侵略。日本、南朝鲜、中国的台湾、菲律宾、南越、
巴基斯坦，这些国家都受到美国的侵略。有些还是美国的盟国。人民不高兴，有些
国家的当局也不高兴。

阿：国际形势最近两年的发展，有利于各国人民争取独立。亚洲国家就是这种例子
。亚洲形势对其他大陆的斗争有着决定性的意义。现在听到了亚洲的声音，以后一
定会听到拉丁美洲的声音。

主席：一切会有变化。力量大的要让位给力量小的。力量小的要变成大的，因为大
多数人思想上要求变，小的要求变大。美国力量大要变小，因为美国本国人也不高
兴本国的政府。

我这一辈子就经历了这种变化。（主席问在座的人的年龄）我们这里有三个清朝的
人、四个民国的人--四个国民党的人。（笑声）

满清，要推翻。什么人推？孙中山领导的党和人民一起推。孙中山力量很小，清朝
的官员看不起他。打仗总是失败。最后，还是孙中山推翻了满清。大，也不可怕。
大的要被小的推翻，小的要变大。几年以后，孙中山失败了。因为他没有满足人民
的要求，比如人民对土地的要求。不知道他晓得不晓得镇压反革命，当时反革命到
处跑，后来就失败于一个军阀首领袁世凯。

袁世凯的力量比孙中山的大。但还是照老规律，力量小的，同人民联系的，强；力
量大的，反人民的，弱。

而后，孙中山（后来是蒋介石）同我们共产党合作，把军阀都消灭了。



蒋介石统一中国，得到全世界各国政府的承认，统治了二十年，力量最大。我们力
量小，当时五万党员，经过镇压只剩下几千党员。敌人到处捣乱，还是按照老规律
，强大的失败，因为他脱离人民；弱小的胜利，因为它同人民联系在一起，为人民
工作。结果，也就是这样。

抗日战争，日本很强大，把国民党和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都赶到了偏僻的地区，
占领了中国的大城市北京、天津、上海、汉口、广州。日本军国主义和希特勒也是
按照这个规律，没几年就倒了台。

我们经过了很多困难，从南方赶到了北方，从几十万人到只剩下几万人。长征二万
五千里，剩下二万五千人。

经过抗战时期，打日本，我们发展到了九十万游击队，枪炮不如国民党。国民党军
队四百万。（阿本斯向夫人惊奇地说：四百万。）打了三年，国民党打不赢我们。
强大的打不赢，弱小的总是胜利。

现在美国很强，不是真的强。美国政治很弱因为它脱离广大人民，大家都不喜欢它
，本国人民也不喜欢。外表很强，实际上不可怕，纸老虎。外表是个老虎，但是是
纸做的，经不起风吹雨打。我看美国就是个纸老虎。（笑声）

整个历史都证明这一点。人类有阶级社会的历史已有几千年，可以证明这一点。强
的要让位给弱的。美洲也是这样。在美洲，美国要让位给你们。

阿：感谢主席先生对我们的亲切关怀和帮助。

主席：我们的经验，供参考，不能照抄。

阿：我们一定会使它适合我们的情况。我们感到很有信心。再过五、六年，我们愿
意再到中国来看中国人民的成就。这种成就不只是为了中国人民，也是为了各国的
人民，包括危地马拉人民。

主席：中国人民是你们的朋友。中国人民的成就中，有你们的一分；你们的成就中
，也有中国人民的一分。

只有帝国主义被消灭了，才会有太平。终有一天，纸老虎会被消灭的。但是它不会
自己消灭掉，需要风吹雨打。

阿：亲爱的主席先生，能亲自向你致意，使我们感到非常荣幸。我们认为这是对我
们的极大的友谊，对危地马拉人民的极大的友谊。在我们的人民的心目中，主席先
生受到极大的尊敬。（主席：谢谢。）我们祝贺主席先生在国家工作中的成就，祝
主席先生的个人幸福。

主席：我们是处在同一种地位，做同样的工作，为人民办点事，减少帝国主义对人
民的压迫，搞得好了，可以根本取消帝国主义的压迫。

要帝国主义干什么？我不懂。中国人民不要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无存在之必要。

在这一点上，我们是同志。

我们性质上相同，只是所住地区、民族、语言不同，没有性质上的差别。我们同帝
国主义却有性质上的分别。看到帝国主义就不舒服。乔冠华在三十八度线上的板门
店同美国谈判了两年多，也是看到帝国主义就不舒服。



纸老虎，是从战略上说。从整体上来说，要轻视它。从每一局部来说，要重视它。
它有爪有牙。要解决它，就要一个一个地来。它有十个牙齿，第一次敲掉一个，它
还有九个。再敲掉一个，它还有八个。牙齿敲完了，它还有爪子。一步一步地认真
做，最后总能成功。

从战略上说，完全轻视它。从战术上来说，重视它，一仗一仗的、一件一件的，要
重视。现在美国强大，从广大范围、从全体、从长远考虑，它不得人心。它的政策
，人家不喜欢，它压迫剥削人民。由于这一点，老虎一定要死。因此不怕，可以轻
视它。但是它现在还有力量，每年产一亿吨钢，到处打人。因此还要跟它斗争，用
力斗，一个阵地一个阵地地争夺，因此需要时间。在板门店谈了两年多才搞出名堂
，搞出个朝鲜停战。现在又在日内瓦谈了快一年了，还没有谈出名堂来，也可能谈
到二十一世纪去。只要美国拖到二十一世纪，你就得准备拖。

不要悲观，不会拖那么久的。

同美国打交道，像我们中国所说的吃牛皮糖一样。看样子美洲国家、亚洲国家只有
一直同美国吵下去，吵到底，直到风吹雨打把纸老虎打破。

阿：现在各国人民的风雨正在打美国。

主席：对。

刚才你说五、六年后再来中国，是说五、六年后有把握取得胜利吗？

阿：我不是那个意思。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取得胜利。但我们相信最后总是要胜
利的。

主席：你（指阿本斯）是从欧洲移去的？

阿：我父亲是从瑞士来的。母亲是……

主席：你呢？（指阿本斯夫人）

阿本斯夫人：我相信我有点西班牙血统。

主席：西班牙血统的占人口的多少？印第安人占多少？

阿：在危地马拉，印第安人占百分之七十。

主席：其他中南美国家的印第安人多吗？

阿：墨西哥、危地马拉、秘鲁、玻利维亚、巴西印第安人多。阿根廷、智利差下多
全是欧洲移民的后裔。

主席：有人说，美洲人是从中国去的？

阿：危地马拉人很像中国人。

主席：现在还没有什么证据，也可能是从中国去的，也可能不是。南美、北美一共
有多少印第安人？

阿：（犹疑）几千万吧？



主席：这是不是就出现了欧洲移民同本地印第安人的合作问题？

阿：工人和农民都受到剥削。尤其印第安人受到歧视，身上标着号码，像牲畜一样
。

主席：你们从欧洲移入的人，是不是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人统治另外一部分人
，那么你们这一部分被压迫的人就容易同本地人接近了。所处地位相同。

你们的政府实行了土改的政策，把帝国主义和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外地来的人当
总统，把土地分给本地人，一定会得到他们的拥护。

阿：我们确实把反动党派搞出来的压迫取消了一些。我们那里没有种族歧视，黑人
不受歧视。

主席：危地马拉有黑人吗？

阿：很少。

主席：不知道是不是你们的政策太进步了，也是一个缺点。是不是一切地主的土地
都没收？有民族资产阶级吗？地主中间有没有不跟美国走的？人民不喜欢美国，对
美国关系小些的地主，可以团结。这样就能组成强大的统一战线。包括一些虽对本
地人歧视，但又对美国不高兴的人。

阿：地主阶级一般是亲美的。民族资产阶级是同帝国主义的利益对立的。我们听了
危地马拉共产党的建议，改正了前任政府的一个错误。前任政府为吸引人民的支持
，采取了一般有利于穷人不利于富人的政策，造成贫富对立。我们改变了它，支持
民族资产阶级的合理要求。

但是，我们犯了一个错误，民族资产阶级、工业资本家和中产阶级支持政府，我们
却远离了他们。

主席：我们这里也有地主中间的左派，从地主阶级分化出来的，反对蒋介石，和我
们在一起。

除开逃往台湾的那些以外，我们接收了整个资产阶级，接收了所有的工程技术人员
，大、中、小学的教授、教师。教育他们，要他们为人民服务。

我们的工作中犯了一些"左"的错误，使他们感觉到不舒服，引起他们的反感。

大体上可以说，经过五、六年的合作，团结得更好了。

国民党的文、武官员，只要没有跑到台湾，我们也接收了下来。但我们处理得不好
，有些有职无权，挂个名。这些非切实改正不可。水利部有个参事郑洞国，挂个名
，没有事做。长期下去如何得了。文史馆不做事情。有些地方政治协商会议也不做
事情，这是缺点。

你在中国对我们的错误缺点要注意，要进行比较。（主席问陪见人：还要为阿本斯
组织些什么座谈。吴茂洁答：已组织了关于私营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座谈，还要组识
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和统一战线问题的座谈。）尽讲好的，你就不要相信他。他
不讲坏的，你就问他，有什么坏的。

还能在中国留多久？



阿：到八月十四曰。我们因签证问题，必须在下月底前回到法国。

主席：那么还可以到各地看看。多找些人谈谈，找共产党人，也找其他党派的人，
找起义将领、资本家、宗教界人士。你们如有少数民族问题，也可谈谈，这方面我
们有点经验，也有错误。

张奚若：他们已参观了民族学院。

阿：很感谢主席先生所讲的话。我们将利用在中国逗留的时间来学习。我们已经学
到了你们的政策的灵活性，你们给每一个不同美国在一起的人以机会，使他们为人
民服务，并在服务中承认自己的错误。

美洲的一些政治领袖，往往不是这样。他们对他们自己，也从来不承认有错误。

主席：你很老实，想到的就说了出来。

我们曾经犯过错误。在根据地的头几年，采取可以叫做"一切打倒"的口号。除工人
、农民外，什么人都不要，通通赶掉。这样，蒋介石倒感到舒服了。蒋介石力量大
了，把我们从南方的很多根据地赶到北方的一个根据地。这样，我们就"想"，批评
、改正了这个错误。

我们的历史上犯过三次"左"倾、两次右倾--陈独秀、王明。此外，局部的、个别的
也犯过右的错误，如张国焘、高岗。

犯错误也有好处，可以教育人民，教育党。日本是我们的老师。我们有很多老师：
日本、美国、蒋介石、陈独秀、李立三、王明、张国焘、高岗。这些学习，付出了
很大的代价。在历史上，英国同我们打过很多仗。英帝国主义、法国、德国、意大
利，都很喜欢我们这块地方，都是我们的教授，我们是他们的学生。

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有错误。如果你们有错误，你们也可以取得教训。美国就是你
们的教授。现任总统阿马斯可以说是你们的第二个教授。

阿：在告别之前，我首先要表示感谢。我们占了你很多时间。我们知道，这些时间
并没有白费掉。我们要把主席先生的话带到我们的政治力量中去，来改进我们的工
作。非常感谢。

主席：谢谢你们来看我。


